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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政治语言景观的符号学构成

卢德平 姚晓霞

摘 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结构上主要分为原型和衍生两种类型，后者对

前者实施了元语言的解释，即从祈使性功能入手，实现以语用效果为指向的扩展性注

解，形成了从自然语言到意识形态再回归自然语言的符号过程，揭示了政治符号运行的

国情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城市社区，产生了互文性“意义移位”实践。围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而形成符号“解释项”，构成了市民的综合性判断，增加

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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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

在城市语言景观系统中，政治语言景观包括各类政治机构在公共空间中张贴、陈

列、展示的标语、标牌、布告、海报等。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是对

国家、社会、公民价值观之根的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是从汉语词

汇总库中剪裁出 12 个代表性语词 (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按照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分级编排，并以

色彩、图案等符号模态呈现于城市公共空间，以符号手段实施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

采用符号手段，是指 12 个词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在进入城市公共空间时始终采取语

言景观的方式，其文字、图案无不属于可以观看、阅读的符号。同时，任何符号都

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文字、图案，并非后者替代

了前者，而是后者承载了前者，成为市民观看、阅读的内容。可以说，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因为分布广泛，所以始终有人观看; 并非为张贴而张贴，为陈列

而陈列，而是通过阅读、理解，不断激活其意义，使之成为有意义的符号，表达了

城市的制度属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陈列或张贴于城市的交通要道、购物中心、临街商

铺、街道社区、学校、人行道，甚至建筑工地等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空间实施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界定，使交通、工作、消费、学习、休闲所赖以承载的城市公

共空间产生了社会主义的特色。其呈现于一定的城市空间，既非路标，也非店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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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索引”( index) ①邻接空间中即将发生的具体社会活动，而是以规则性编排 12 个“关键词”的方

式，通过对空间中市民主体的作用，超越了空间语境，指向了中国应该具有的价值观体系。

一、进入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城乡皆有呈现。但是，和乡村公共空间相对单一不同，城市的公

共空间因城市复杂的社会活动而表现出多样性( 如一条街道被切分为复杂的功能空间) 、嵌套性( 如一

座建筑一定的空间中嵌套着多种功能子空间) 等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饱和式覆盖，

在和城市空间的关系上，不同于一般语言景观的“划界”功能②，而是衔接了多种多样的空间，消弭了

城市各种微小单元在多样性和嵌套性中保持的区隔，形成了城市空间的想象性统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语言景观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底色，为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嵌套性提供了统一的准绳。

城市公共空间不仅存在上述多样性、嵌套性等结构特征，而且由于对空间的利用本身存在市场

价格、社会声望、利用者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在市中心和城乡结合部，在大型商场和零售小店铺，

在高档写字楼和老旧小区等空间单元之间，存在着层级化特点。

北京五道口购物中心店门上端矗立的“WDK购物中心”钢质铸字( 参见图 1) ，学清路稻香村点心

店大门上焊接的“北京市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学清路分店”铝质铭牌( 参见图 2) ，通过物质载体

在价格、尺寸、材质等方面的差别，以及店名字体的大小、色彩等模态的不同，“索引”出了商店空

间的层级差异。在空间层级上，前者属于较高层级，后者属于较低层级。但是，“五道口购物中心”

入口处的大型玻璃墙( 参见图 1) 、“稻香村”学清路分店的普通店门( 参见图 2) ，都张贴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商业类语言景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空间上的并置，说明了语言

景观之于空间的层级化，呈现出辩证的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现实和未来两个时间

维度上对这两家商业店铺的层级化空间发挥着独特的“拉平”作用。从语言景观之于空间的关系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层级化空间对商业语言景观的挤压作用。

布隆玛特( Blommaert，J. ) 认为，城市语言景观以大小、高度、亮度等风格手段“索引”到其间的

层级化差异，空间的层级性规定了符号的呈现方式，对应于语言景观的相应风格③。但这个观点忽视

了另一个问题: 语言景观不仅仅是被动“索引”或对应城市空间的层级化区分，而且存在着拉平空间

层级化的能动性。在狭窄空间办公的小企业，外面的店名却冠以“寰球”“大中华”“皇家”之类提升企

业地位的头衔，以未知的神秘意义遮蔽或“拉平”空间的层级化现实。确实，一些市民阅读时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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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索引”( index) 是皮尔斯符号学分类体系中的重要符号类别，也是符号的一种典型的功能，主要指符号与所代表的对象之间处
于空间、因果等方面的实存关系。反过来，借助空间的连接，或因果的推论，可以从外化的符号中判断所代表对象的实际状
况。国际语言人类学、应用语言学等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如 Silverstein，M. ，Blommaert，J. 等借鉴皮尔斯的符号学学说，将这
一符号功能和类别上升为一个具有重要解释力的学术概念，用以解释空间和符号的关系，并将空间的社会层级性解释为对符

号的“索引”功能发挥着规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具有“索引”功能的符号成为透视空间社会层级性的一扇窗口。本文主要基
于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参见 Peirce，S. C. :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 EP1 ) ，Eds.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
Blommaert，J. : Ethnography，Superdiversity，and Linguistic Landscapes，Bristol: Multilingual，2013: 1-18.
Blommaert，J.，Collins，J.，Slembrouck，S. : Spaces of Multilingualism，Language ＆ Communication，2005，25( 3) : 197-216.
Blommaert，J. : Ethnography，Superdiversity，and Linguistic Landscapes，Bristol: Multilingual，2013: 11.



图 1 五道口购物中心入口陈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

图 2 “稻香村”学清路分店门口陈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

“未知的神秘意义”产生了共鸣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通过相对统一的景观风格，以

符号方式平等化了空间的层级差异。和商业类语言景观自我拔高的“拉平”手段不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语言景观以规范的统一性、统一的尺度，实施着符号性的均等化，赋予城市空间以平等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对于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规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淡化空间层级化差异，部分是现实的，部分又是指向未来的。说这

种功能是现实的，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表现出重复性，重复是对同一性的复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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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相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纠正对层级差异的偏执，有助于使城市空间转化为横

向的类型差别，而非层级化的区分。层级化的商业空间转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框定下的类型

空间。

说是指向未来的，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淡化层级化差异，并不是要否定城市空间的市场化

现实，而是要改变人们对空间的态度。对于现实存在的差异，形成态度，才能产生影响。热衷于空

间的层级化差异，或只关注实用性功能，忽略空间的差异，是两种典型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语言景观张贴于空间，但又从观念入手，与态度形成了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对于

空间层级化的“拉平”作用，落脚点在空间态度，以及空间态度所附加的社会分层意义。

语言景观特性在于书写于空间，也只有从空间的角度判断，以语言景观方式呈现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才获得“具体到位”的深远意义: “符号具有抽象的语言意义，但只有实际定位到场所之中，

符号才具有具体到位( in place) 的约束性意义。”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进入城市公共空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一是在开放空间中陈列;

二是在封闭空间外张贴( 参见图 1、图 2) 。开放空间包括城市道路、十字路口、公园等，封闭空间主

要指各种商场、机关、学校建筑设施的内部空间。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大量城市建筑工地的防护

墙板上也张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建筑工地属于临时封闭起来的开放空间。依托于防

护墙张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从功能上看是为了吸引过往的行人阅读，但从空间进入

的程度上看，也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覆盖率已经达到充分饱和的

状态。

饱和式进入公共空间，可以周遍性地指向任何走出家门进入公共场所的市民。换言之，任何正

常参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市民，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现实阅读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语言景观从根本性观念入手，通过阅读，符号性地缓和了广大市民对市场经济不平等所形成的差

异性感受，形成了心理上的周遍性防护。

二、与自然语言的分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进入城市公共空间，指向了各种封闭和开放空间中可能出现的读

者。阅读是解码语言的一种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书写的内容是语言，但转化为语言

景观，又增加了在自然语言状态下所没有的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自然语言的表达中选择了 3

个层面 12个社会规则的表达形式，说明这 12个规则具有压倒性的价值，或者说，其他社会规则都可

以由这 12个维度统摄。

这 12个词属于抽象的概念词，与日常语言中较常使用的其他词类( 如动作类动词、指称类代词、

性质类形容词、方式类副词) 存在着使用分布的差异。就词义的性质而言，12个概念词表现的是社会

生活多个场域的内在、隐含的规则。内在、隐含的规则，规范、调整、约束着各种场域的社会活动，

但在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名之后，则上升为对政治意志的表达，寻求的是超越具体语境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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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饱和式陈列本身就说明，蕴含于社会生活场域的规范，需要通过符

号表达出来，才能转变为可以学习的意义，实现社会教育的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义构成，是汉语概念词与意识形态“神话”①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体现为在自然语言字面意义之上灌注了“神话”意识形态的功能。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关注或阅读，意味着从字面意义转向意识形态内涵，在接受和理解上实

现了和一般字面意义的分离。意识形态“神话”对自然语言进行了词汇剪裁，在相应的结合点上，

使“神话”内涵的表达对应特定的语言符号形式，实现意识形态的专属性定位。其符号过程表现

为: 从自然语言出发，寻求与价值观表达的结合点，借助语言景观这一符号载体，实现了表达

的转化。

汉语中的概念词数量众多，涉及日常社会活动规则的表达方式也数量众多。从汉语的概念词总

库中选择 12个词，实质是就自然语言和“神话”的结合点做出的社会适宜性选择，体现了中国政治文

化的符号学特征。

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单纯是符号呈现，采取语言景观方式，仅仅是完成了表达的转

化。有待完成的是市民对语言景观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向日常社会实践的转化。有待转化的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和自然语言的分离之后需要回归自然语言。不是要去除叠加的意识形

态内涵，而是要实现自然语言意义的增容，在词汇意义上整合进新赋予的核心价值观意义。整合

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 个词成为不加引号的目的语，与自然语言中的其他语词结合，组成

新的话语表达形式。

就自然语言而言，这 12个词在形式和内容，或能指和所指②的关联上，存在着稳定的联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12个词进入日常语句，可以组合，可以衍生话语，形成不断的解释，通行于日

常语言交流活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语言阐述并未停顿，因而其运行历程逐步从政治走

向了社会，从特有的意识形态内涵，转向了与日常词汇意义的整合。随着广大市民围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题，以日常语言进行元语言解释的时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再度回归到日常语言，

并且是内容增容之后的回归。新内涵的回归，改变了日常交流的性质。

世界各国都有表达意识形态“神话”的语言方式，但语言和意识形态“神话”的结合点在哪里，则

由于国情的不同而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2个词作为语言和意识形态“神话”的结合点，反映了社会制度运

作上的国情特色。并非任何自然语言元素都能进入意识形态“神话”平面，符号学对这种制度性选择

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角。

对于意识形态“神话”的表达，难以脱离自然语言。由于对意识形态的表达，自然语言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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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巴尔特将意识形态统称为“神话”( myth) ，著有《今日神话》等著作，所使用的意义不同于民间传说意义上的神话，也不同于
幻想之类消极意义上的神话。巴尔特提出这一著名概念，主要是要阐述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可见的存在，是需要通过日常生
活使之具体化、可见化的社会观念体系，其中语言符号成为神话的操作装置。参见 Barthes，Ｒ. : Mythologies，Trans. by
Annette Lavers，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1967: 106-164.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铭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 100～102页。



“神话”符号。同时也反映了日常语言符号具有指涉意识形态的能力，能够完成从“外延符号学”向

“内涵符号学”①的转化。虽然 12 个概念词只有内涵，没有外延②，但价值观在向社会生活延伸时，

通过生活场景增加了外延，使人们从抽象的概念联系到具体的对象或事件，形成日常经验。可以

看出，取自自然语言的价值观词汇，在经验转化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符号的性质变换。词典在

收录时，需要做义项的补充和变更，说明了符号性质变换的语言学结果。正如叶尔姆斯列夫所言，

“内涵符号学并非指语言符号学，而是指，其表达平面由外延符号学的内容和表达层面联合提

供”③，说明日常自然语言在表达另一层次内涵意义时具有不可回避的基本作用。语言符号并不单

纯停留于对现象的指涉，而往往谋求表达观念或精神方面的象征意义④。作为观念或精神方面象征

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表达上与自然语言手段存在不可分离的联系，遵循着这一基本符

号学规律。

在语言景观上，与自然语言同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指从自然语言词汇中获得分离，成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名词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12 个词和汉语的日常语词在形式上重叠，

在内容上处于叠加关系，但就性质而言并不等同。也就是说，这 12 个词只是因为在进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之后，才能以语言景观方式获得可以张贴、悬挂的特殊符号资格，同时拥有意识形态“神

话”的能指身份。阅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并不等于阅读 12 个汉语词，而是在阅读一种

“神话”符号。对于“神话”符号的阅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阅读前提。

从巴尔特的研究可以看出⑤，“神话”的能指只有借用自然语言才能形成，在借用过程中，自然语

言表达平面和“神话”表达平面，只能通过自然语言一种形式进行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后存

在着自然语言和“神话”两种性质的表达平面。同时，存在着“神话”对于自然语言的选择和“剪裁”问

题，属于“剪裁过的语言资源”⑥。

这一符号学规律也蕴含着符号发送者的视角。“自上而下”传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

蕴含着作为符号发送者的中央政权视角。在“自上而下”传达的同时，还有待市民接受者对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解读和传播实践。解读既包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内容的阅读，

也包括由此做出的评论。解读形成了符号接受者的视角，而评论则是“自下而上”的，构成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市民中产生的意义。通过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进入了市民的“语言资源

库”⑦，丰富了原初的意义。评论仅仅是市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反应方式。情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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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等都是反应的方式，但任何一种反应都是意义，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号的“解释项”

( interpretant) ①。“解释项”这一概念，揭示了符号成立于解释，新的符号不仅是对既往符号的解释，

而且表现为更加开放的符号形态这一重要规律，说明了市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反应和评价，

丰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践内涵。

信息从发出到接受，并获得内化的符号过程，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符号机制。社

会生活依据于语言交流。以语言景观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是从视觉感知入手，在市

民的阅读、评论、交流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谈论的话题，成为市民元语言解释的目的语

言。在持续不断的解释中，语言符号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话语传播，

体现了广大市民的贡献。通过话语传播，“符号解释项”在不断增长，获得了传播的活力。在此条件

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了自然语言，并经由自然语言进入社会生活。市民从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语言景观的感知，转变为在语言运用中吸纳价值观含义，形成社会行动不言自明的规范，实

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然化。自然化就是遵循而不觉，使用而不离。

三、结构特征与语用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具有法定的代表性，往往由国家机关统一制定，层层下发，张

贴到日常公共场所。即使是不同的公共空间，所张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在一定时期也是完

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则性。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

又是需要阅读观看的，并且是需要实践的，因此准则性之中包括规范条件下的动力特性。其结构特

征和语用功能恰恰体现了这一特点。

社会主义价值观 24个汉字大多位于景观的中心位置，是景观的主体。排版方式大多和书写习惯

相同，即标题在上，内容在下，从左向右展现价值观的内容。12 个词，在景观中分布齐整，若有其

他的标语或解释性话语，一般插入到标题和内容之间。字体、字号、色彩、图案、版式等视觉维度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觉传播提供了规范性的“符号资源总库”②。在文字和图案构成的多模态景

观中，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字处于突出位置，为视觉感知提供了优选，在空间配置以及文

字字号等设计技术上表现出“代码优选”③的特征。无论景观以何种造型、何种图案出现，以文字代码

的优选性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在景观中的中心位置。

就目前各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观类型而言，可以分为 12 个词全部出现的“原型景观”，或聚

焦 12个概念词中单个词的“衍生主题词景观”。由于多模态符号的引入，各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景

观可以分为“基础模式”“街景造型模式”“漫画模式”“民间艺术模式”“挂画、组画模式”“单个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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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层面叠加模式”等多种类型。这些类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又由文字、图片、色彩

等多模态要素构成，其内部表现出规范的结构、功能关系。

原型景观由按固定顺序排列的 12个词构成，以完整的内容发挥着基础规范作用，而衍生形态则

分别聚焦单个价值观，将 12个价值观维度独立出来，辅以元语言的说明，发挥着普及的功效。当然，

原型和衍生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都兼有基础规范作用和普及作用，差别在于，

二者相比较，原型景观以规范作用为主导功能，而衍生景观则侧重在普及。

原型景观配套有党徽、国旗、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当代政治标志，或

石狮子、华表等传统政治图案，也有天坛、长城等代表性文化标志。与此相对比，衍生景观不仅存

在解释性元语言，而且区别于原型景观中国旗、华表、人民大会堂等政治性较高的图案设计，辅以

年画、水墨画、漫画、吉祥图案等，在景观的图像模态上显示出多样性。这些图像模态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元语言解释，其解释并非对 12 个词进行语义说明，而是以权威性图章风格，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呈现的框架。图案符号与文本符号并置，并非对整个景观进行装饰，而是

对文本的风格予以框架化，向读者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等同于日常语言，而是受到政治框

架约束的一种特殊的文本。文本元语言发挥的是“功能指涉”作用，而图案则是一种“风格表达”①。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语言运作，分别指向表达权威和实践方向。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元语言，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重新界定，而

是对其实践功能做出的说明。其意识形态内涵不可再界定，形成了一种语义的权威边界。任何元语

言形式，都仅仅是对其功能的说明。就元语言的功能而言，原型景观的元语言具有很高的规范性，

类似“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我学习，我践行”“培育和践行”等，则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规范性元语言，指向的是语用功能。主要通过省略第二人称代词，或使用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

或换位第一人称代词等语法手段，发布格式规范的祈使句，实现规范性的祈使功能。这一点和衍生

景观基于理解便利而提供的相对开放的元语言解释形成鲜明对比。衍生景观的元语言解释，从字形、

字义角度，援引宪法，借助成语，形成解释上的开放性，说明了价值观语言景观的动力特性。这些

元语言表述在字体上比核心价值观主体内容小，显示出号召性政治风格，赋予其能动性，把规范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为可以实施言语行为的语言景观。

原型景观和衍生景观的这种结构关系，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发挥规范性功能的

基础上，预设了解读、实践的开放性。简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语义的规

定上，而就语用功能而言，虽然在向实践转化过程中存在着对语义范围的要求，但就实践者的多元

组成，以及社会场域的多样性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性又和开放性相结合，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入市民生活，开展相应的实践提供了条件。

就语言景观的符号特性而言，存在着“私人符号”和“行政符号”的区分②。前者主要指商业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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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语言景观，后者则主要包括政府张贴、发布的各类公共事务语言景观。这种分类仅仅是从语

言景观的制作者或发送者立论的。实际上，所有语言景观都是和公共空间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意

味着走到公共空间的景观接受者是匿名的，但也是广泛的。从信息获取角度看，“私人符号”和“行政

符号”都处于信息源的位置，对于接受者来讲，并不存在区分景观类型的必要，而关键的是对各种景

观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进行选择。只要和接受者自身在兴趣、利益、审美等方面发生关联，任何类

型的景观都可能成为接受者阅读、接受的对象。就景观接受者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

与其他类型的符号，都属于空间书写系统，其间存在着阅读的共性。以语言景观方式介入城市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市民中获得了近距离传播和解读的现实性。

四、社区的文本转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语言景观的结构、功能设置走向了社区实践。在实践过程中，话语和行

动并行。前者更多是从兴趣、利益、审美等方面出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的元语言性质的话

语活动，后者则是公益活动以及主题性报告会、体育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社区活动。这些性质不同

的话语或活动，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实现了互文性汇通。

“每一种表意实践都是对各种表意系统进行移位( 互文性) 的场域，由此可以看出，表述的‘地

点’以及指涉的‘对象’从不是单一、完全的，也不等同于自身，而总是复数的、碎片的，可以像表格

一样加以编排。”①互文的结果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进入社区，互文到其他社区活动

时，社区的环境要素、活动过程、元语言评述等都转变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号资源，体

现了跨类型、跨种类的特点。

所谓互文，不仅指同一类型、不同文本之间的汇通，而且包括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文本的中

和: “文本的变换即互文: 在特定文本的空间中，来自其他文本的几种话语相互交织，彼此中和。”②

互文打通了文本间的界限，使得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文本有机会共处于同一系统之中。互文表面

看是各种文本处于可对话的关系，但这些不同性质的文本之所以进入相互关联的系统，形成交互渗

透的互文关系，实质在于各种文本存在共同的规则。这种共同规则，即属于符号学的“意素”③问题。

“意素”是统摄诸种形态文本的框架。可以说，互文是多种形态的文本并置于同一空间，以多种表达

方式实现意义合奏的方法，即通过有形的空间格局和无形的“意素”，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实现内

在的连贯，彰显统一性特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城市社区，以统一的“意素”，与社区其他类型的文本产生了深度汇聚，

形成了互文机会。也就是说，以价值观这一深层次共同规则，实现社区各类活动、话语之间的互文

联系。公益活动、文体演出、报告会等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主题，再现了这一共同“意素”，同时提

供了多样化的元语言解释，实现了社区文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的交叉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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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北京部分社区的调查结果说明，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这种互文规律①: “让他

们能够从首先我们核心价值观那几个主要的 24 个字，肯定是让他直接能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再加上

那种贴出来的形式，就是让他们进一步了解我这要是邻里之间做成什么样，然后他带给我们是什么

样，生活怎么去改变，家庭之间是怎么解决好矛盾的。”( 访谈 1———2019年 11月 9日北京市菊儿胡同

社区干部) “会有活动。因为就是核心主义价值观的，他就会有一种，基本上社区的一些公益活动，

还有一些就是正常的社区的那种服务啊，他都离不开这个( 标语) ，这都是跟这有关的……”( 访谈

2———2019年 11月 9日北京市菊儿胡同社区干部) “因为就是通过活动和横幅啊标语啊，其实横幅、

标语只是起个辅助作用，真正说起到实际作用还是一种参与活动，因为你让人参与进来这种活动，

这样的话他才会知道啊，这个横幅就这个标语，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真正他能在这个标语里得

到什么。”( 访谈 3———2019年 11月 9日北京市福祥社区干部)

访谈 1、2显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为主，而以社区各类活动为辅的互文向度，访

谈 3则显示了相反的向度———“其实横幅、标语只是起个辅助作用，真正说起到实际作用还是一种参

与活动”。但是，无论哪一种向度，仅仅是互文因素的主次，并不改变其间的互文关系。互文同时是

符号内容的“移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和其他社区活动文本的“移位”实践，说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涵被“移位”到社区活动之中。同样，各种社区活动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

可见可感、易于落实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区文本类型不同，或为标语文字，或为公益活动，其间互文关系得以配

套，原因在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当了统一各种文本的基础“意素”，是各种文本指向的主题。

不同形式的文本，包括语言文本、活动文本等，都是一种“表意文本”。社区活动文本表达的是邻里

和谐、团结互助等内容。多种形式的文本，通过共同主题而建立起互文关系，形成了更大的文本单

位。就各种文本的构成而言，公益活动、运动会、讲座、标语、横幅，其表意方式相对独立，或为

群体性活动，或为有声语言，或为文字，但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意素”，这些相对独

立的文本，超越了模态，形成了互文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不仅让城市社区开始实践，

发挥其互文性作用，而且景观本身成为社区标志，显示了社区的社会主义身份。

除了深层次主导“意素”链接了各种类型的社区活动，“再符号化”②也是互文得以实现的重要符

号学方法。“再符号化”，是指通过新的方式或模态，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原初的符号实现跨语境互

文，赋予其新的符号身份。但是，各种语境中的符号文本指意方式仍然相对独立，自成体系。

社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的“再符号化”，虽然在表面上是不同类型的符号实现了文本

的互通，但实质是基本意义的迁移。在不同类型的符号文本之间发生的意义迁移，实质是动员更多

的符号资源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式迁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开展的社区活

动，虽然从实施方式看，属于社区的日常活动，但通过互文实践，实现了社区资源的增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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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化。“再符号化”以“再语境化”①为条件，就是要去除原语境的约束，通过新的社区语境，将

语言景观所依托的空间转化为新语境下的符号，赋予其新的风格意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超语境传播。

在社区空间中，不同类型的文本，通过“再语境化”“再符号化”等方式，在表意功能上相互支

撑，形成了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传播经验。这样的经验以具体活动为依托，以文本互

文为手段，反映了社区的组织结构和邻里关系。社区实践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不单纯是话语符号的传送，而是包括社区公益活动、讲座、运动会等多种模态文本在内的“意义移

位”实践。

五、市民的解释②

从社区再回到街面，不难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语言景观，转化为由文本、图案、色

彩构成的多模态形式，为行人提供了快速阅读、观看的便利。其接受表现为注意、浏览、阅读、远

眺等方式，形成了多视点接受的格局。在文本形式上，12个词对仗排列，以“国家”“社会”“公民”标

明其结构层次，形成句法预设，即可以整体引文方式进入实际话语，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题进入语句，预设了从语言景观到话语实践的转化机会。为此，市民做出了自身特有的综合性判断，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了市民所理解的日常生活的内涵。

我们在北京的部分商场、店铺、社区、学校、马路等场所对 15 位市民的随机访谈结果揭示，每

位被访谈者都通过其独特的视点，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效果的判断。这一过程，起

始于对 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词的记忆，运行于空间直觉，归结于观念性判断。这实质就是

皮尔斯所说的符号“解释项”的发展过程。“解释项”是主体人介入符号认识，产生符号活动，并做出

符号判断的必然结果。市民看到并记忆了 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词，是对价值观概念词语言

属性的认识，并关注到 12个语词的价值观归属。这一阶段基本属于对符号属性的了解，仅仅是“解

释项”形成的起始环节。由于市民不仅阅读到 12个语词，而且开始关注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属，

因而将 12个概念词的排列与组合，视为不同于自然语言的命题，从中析取出价值观特征，做出对国

家、社会、公民维度的对应。随着反复阅读和不断感知，市民开始围绕所处的城市空间环境以及自

身的利益，形成了综合性判断。

以下一些访谈结果解释了市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感知: “会啊，我会看，在社区里，

在街道上”( 1Wa( F) ③) ，“就是街上、马路边，要么就是横幅一拉就能看到，会看到”( 2Za ( F) ) ，

“红绿灯有时间停下来的时候，会看”( 3Xd( F) ) ，“平常大街上有见过，比如修路那个蓝色桅杆上有

贴”( 10Xa( M) ) ，“会看到，在墙上和路边牌子上”( 14Zc( M) ) 。这些感知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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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中的广泛分布，以及市民对于这种饱和型分布的认识密切联系: “有，非常多，无处不在，路

边栅栏上贴的那一串”( 3Xd( F) ) ，“比较多，一般都贴在矮墙之类的”( 5Xb( M) ) ，“大街上也会有，

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还有那些建筑工地的围栏啊什么的，都有这些”( 6Zc( F) ) ，“大街小巷都能看到

这些”( 7Wb( F) ) ，“街道两边的墙上，还有站点的那个广告牌上，地铁里的广告牌上，好多地方都

有啊”( 13Wa( F) ) 。

与从语言景观中析取价值观特征的分析性判断不同，市民形成的综合性判断，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增加了影响性信息，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前提下的多种视点。市民个体之间视

点是不同的，但就具体个体而言，视点又是统一的。“解释项”呈现为市民的视点，一方面反映出个

体间的理解和判断的差异，但另一方面，每个个体相对统一的视点，又说明市民个体在寻找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自身价值观系统的路径。这一过程再现了符号“解释项”的基本规律。

调查发现，这样的符号规律体现为，反复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的符号属性，认同

其客观存在，并上升为市民的关联性判断。在形成判断的同时，市民普遍反映，对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要上升到市民的视点，不能脱离对社会主义价值观语言景观的实例性延展。

市民所处的日常生活为这一认识提供了合理化依据，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设计。这说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走进市民的思想，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仅仅仰仗饱和式的陈列方式，仍然存

在“最后一公里”的短板。市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路径的判断，解释了“最后一公里”的落

脚点，也说明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利用符号—形成判断—调整行为的基本规律。

六、余论

在遵循一般符号学规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在选择性对应、规范性、互文

性等几种关系上体现出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特色。对于市民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景观态度的

调查，揭示了中国政治生态特色正通过广大市民的解读，产生着延伸的效果，衔接了“最后一公里”

环节。这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一种“政治语言相对论”的功效。

如同“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主张的，不同的语言在共同体成员的经验基础上浓缩了思维的习惯，

语言要素中容纳了知识，造成不同的语言体系与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对应: “语言表达方式提供了一定

行为走向的线索，在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之中，情景获得说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分析和澄清，

并被配置了在世界中的位置。”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其 12 个词所反映的概念维度而言，取自中国

的社会实践，为市民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向导。在遵循一般符号规律的基础上，其 12 个概

念词的表达方式，以及覆盖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的呈现模式，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政治表达体系中特有

的位置。通过市民的关注、阅读、理解、解释，形成了规律化的符号判断，中国城市的社会“情境获

得说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分析和澄清”。②

“政治语言相对论”揭示，中国的政治生态不能简单类比于国际上的其他社会共同体。从语言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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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经验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景观、公益活动、社区互助等多种实践形式，体现

了中国政治思维的基本特征。市民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重视点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城市社会行动的导向性和规范性，具有现实的土壤，说明了关于社会符号机制的研究可以揭示

不同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实质性差异。

Toward a Semiotics of Political Linguistic Landscapes in China

Lu Deping (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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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guistic landscapes of“socialist core values”in structure might be classified into primary and

generative types in kind. With regard to the former，the latter has enacted a meta-language explanation，like

some enlarged commentaries，to implement persuasive pragmatic function. The semiosis of moving from natural

language to ideology and returning back to natural language，has disclosed Chinese country specific semiotic

characteristics in operation. Linguistic landscape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when entering into urban

communities，also have engendered“meaning dislocation”in practice. “Interpretant”formed around them

reflects urban residents' comprehensive judgment that has added them informatio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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